第五节  山城风雨

前方将士浴血抗战，重庆却是一派歌舞升平。有权势、有门路的人大发国难财，平民百姓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毛啸岑一家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，1942年3月到达重庆时已一贫如洗。在一小旅馆暂且安顿下来后，毛啸岑就去重庆招商局联系工作。

在街上碰上了早年义结金兰的同乡金国宝，他乡遇故知，两人十分高兴。金国宝立即拉着毛啸岑到自己家里，叙起了家常。

金国宝，吴江同里人，是国学大师金松岑的堂弟，早年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学。1917年毕业后，在吴江中学任英文教员。1918年翻译了列宁著作《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》，刊登在《解放与改造》创刊号上，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毛啸岑担任县第四高小校长后，在一次会议上与他相识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后义结金兰。1922年，金国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帮助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统计学，获硕士学位。1924年回国在上海任教。1925年任南京财政局局长，此时亦避难重庆。当他得知毛啸岑一家刚在重庆经济困难时，就邀请毛啸岑全家到他家食宿。

毛啸岑一家住进了金国宝的住所，生活才算暂且安定了下来。随后，毛啸岑就去招商局报到。

当时，招商总局不少人员都迁到了重庆，内迁人员都被安排在长江业务管理处内，毛啸岑代理会计主任。

工作虽然有了，但毛啸岑的精神状态还是处在低谷，回到家里闷闷不乐。沈华昪看着毛啸岑那忧郁的样子，心情亦很沉重。几次问毛啸岑，毛啸岑亦没有言语。终于有一天，毛啸岑向沈华昪说，他要辞职了。
沈华昪一时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现在兵荒马乱，不少人都失业在家，有一份工作亦真不容易啊！毛啸岑这才把这段时间积聚在心中的怒气全部吐了出来。
在招商局里，毛啸岑接触了不少上层人物，这些人贪污、腐化，完全不顾当前严峻的国家形势，也不顾百姓的死活。同他们一起工作，思想上总觉得格格不入，而又无力阻止他们。因而，毛啸岑一直处在矛盾和痛苦之中，长此下去，他觉得受不了。

沈华昪听了丈夫的话，也理解他的心情，对毛啸岑的辞职也就同意了。
离开了招商局，一时生活无着，靠招商局的战乱损失补助费艰难度日。

一天，毛啸岑与同乡相聚，又碰到了陆荣光。当年是陆荣光介绍他进招商局的，现在自己辞职，在朋友面上有难言之处。而陆荣光倒没有见气，他了解毛啸岑的为人，也了解招商局的内幕，他对毛啸岑说：“暂且克服一下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”

4月，陆荣光来到了毛啸岑家，告诉毛啸岑，他有个复旦大学的同学叫汪和笙，现任华新建筑材料公司经理。他已与汪和笙谈妥，介绍毛啸岑、沈华昪夫妇到华新建材公司工作。毛啸岑夫妇听后十分高兴，当即，毛啸岑对陆荣光说：“谢谢你解了燃眉之急，来，今天我俩痛饮一杯。”看到毛啸岑很长时间没有那样的高兴劲，沈华昪紧锁的双眉也舒展开了，她一面招呼陆荣光喝茶，一面就下厨房去做菜了。
第二天，毛啸岑夫妇去找汪和笙。汪和笙为人真诚，进一步了解了毛啸岑的处境后，就接收了他们，并为他们一家安排了住处。毛啸岑与沈华昪购置了家俱，在重庆这才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在华新建材公司，毛啸岑担任了秘书室主任，沈华昪担任了人事股长。毛啸岑与沈华昪以勤奋工作报答知遇之恩。
到重庆的第一年，毛啸岑主要熟悉环境观察社会，以后就开始活动在同乡人之间。由于时局的变化，沦陷区的大量难民拥入四川省各地，特别是重庆市，逐渐形成了一个“下江人”（长江下游的人）的社会。陆续到达重庆的吴江人也很多，经过旅途磨难，大多数人的随身细软所剩无几，生活比较困难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联，吴江人组织成立了“吴江旅渝同乡会”，毛啸岑被推举为主席。他这是第三次担任同乡会主席了，第一次在上海，第二次在香港。自此，毛啸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，就热衷于同乡会的工作。同乡会对沟通家乡讯息，及在渝的吴江人在工作和生活上互相帮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1943年，同乡沈铭盘要筹组合众保险公司。他来找毛啸岑，请他去合众保险公司任职。

沈铭盘与沈华昪是亲戚，曾留学法国，回国后在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任工程师，抗战时因会法文，往来于越南、昆明、成都、重庆等处，经商发了财。这合众公司，注册资金五百万元，实际后台是下野的交通部长张嘉璈。百分之八十的股份是官僚资本，其中有中国农工银行、云南富滇新银行、民生轮船公司、甘肃省贸易公司、中国通运公司、南洋企业公司等，私人股份有丁趾祥、沈铭盘等。毛啸岑就以百分之一股金取得了董事资格。

11月，合众公司董事会成立。董事长是齐致、徐寄[image: image1.png]


，常务董事有潘光迥、金国宝、沈铭盘、毛啸岑。沈铭盘任总经理，毛啸岑担任协理，相当于副经理。合众公司的财务权抓在齐致手中，行政权在潘光迥手中，业务由茅子嘉管，毛啸岑负责对外活动，联系同业参加保险公司。
重庆，虽然是国民党的陪都，然而，地下革命斗争仍然风起云涌，在毛啸岑忙于筹建合众保险公司的时候，沈华昪却忙于政治活动。
沈华昪的外甥洪锡瑾、孙梅君当时也在重庆。他俩经常来看望毛啸岑夫妇，大部分时间还住在毛家。政治活动一般都在晚上，有时就由孙梅君陪着出去。有一次去姓曹的家中，座谈的内容是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，号召妇女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量，到会的有史良、刘清扬、傅学文、雷洁琼。在重庆，沈华昪在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中进步很快，加入了“中国民主同盟”，经常参加沈钧儒召集的民主人士会议。
一天，重庆校场口召开群众大会，沈华昪早早地去了会场。会还没开始，已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。这时，一位教授模样的带着眼镜的中年人上了讲台开始演讲，他激奋的声音在广场久久回荡，演讲震憾了沈华昪的心。忽然，从场外传来一阵吼叫声，人群骚动了起来。原来国民党政府得知群众聚会的消息，派巡警前来镇压。沈华昪跟着人群往外跑，她脚小走不快，人群却排山倒海一样往前涌。枪声响起，人群更乱了。在这紧急关头，遇到了孙梅君。孙梅君与几个同事有事经过校场口，看见有人在演讲，也就停住脚步观看，发生了骚乱，拔脚就跑。她一见沈华昪，立即上前拉着一起往外跑，最后跑到金城银行洪锡瑾处，才得以脱险。洪锡瑾对沈华昪说：“你太冒险了。”沈华昪只是笑笑，关照不要告诉毛啸岑，以免毛啸岑担忧。
沈华昪的这种冒险经历有好几次。有一次，孙梅君陪她去一个破庙听刘清扬宣传抗日的演讲。听的人很多。正听得入神，忽然有几块石头朝刘清扬打来，有人就喊：“四川袍哥闹事了！”刘清扬在群众掩护下离开会场，沈华昪她们也随着人群退了出来。
毛啸岑、沈华昪在重庆避难，但这两颗火热的心并没有冷却。他们在山城风雨的洗涤中，更为坚强了。他们坚信，终有一天，中国人民会赶走日本鬼子，生活会安定下来的。
